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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土生土长的茶陵舲舫人，对于流过舲舫的弯弯洣水，有着

太多的眷恋。

洣水自酃县（今称炎陵县）经茶陵湖口镇缓缓而来，穿过舲舫的

河坞村、松江村、洮水村……再过洣江乡至犀城，最后绕云阳山奔湘

江而去。一条洣水把舲舫乡一分为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舲舫还

没有一座连接两岸的桥，过河完全依赖渡船，往来极为不便。于是，

“隔河千里”便成了舲舫人过河难的常用语。但是，对于那时的少年

来说，清清的洣水就是他们快乐的天堂。

我住在河东的大岳村，记得少年时去河西的舲舫中学读书，就要

渡过这条洣水。一路上和小伙伴们说着笑着，摘着野花，追着蝴蝶，每

个星期都这样走着，都不知道有多少开心事留在那段上学的路上。

我们一般选择在官溪村坐渡船过河。到河边时，若渡船在对岸，

我们便朝对岸大喊，用双手合成喇叭状，扯着嗓子喊：“唉！大爷，我

们要坐船嘞！”一个“嘞”字，把音拖出老长，一直拖到河对岸。记忆中

的艄公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常年吃住都在渡船上，为人谦和，随

喊随应，人畜皆渡。大爷听到喊声，便起锚将船往我们这边撑过来。

我们利用等船的时间，在河滩上嬉闹起来。捡石子打水漂，是当时的

热门游戏。于是，又扁又薄的小石子就成了我们要寻觅的香饽饽，谁

捡到一个好石子，就在暗中欢喜。这样的石子儿打出去的水漂，又长

又漂亮，溅起一串长长的水花，引得小伙伴们阵阵喝彩。玩兴正浓，

船已靠岸，意犹未尽的我们只得乖乖上船。照例，最后一名上船者，

得拿竹篙撑船过河。撑船其实也是一件美差，艄公大爷在后面掌舵，

所以你不用担心船会跑偏，你在船头，只管把长长的竹篙往河里一

丢，“噗”一声插入河底的沙石，然后抓住竹篙中端一节一节往后用

力推，一直推到竹篙末端。看到一篙把船撑出老远，你会觉得特别有

成就感。没有撑船的小伙伴，就把鞋子脱掉，坐在船舷上，把脚丫子

放在河水里，随波逐流，别提有多惬意了。凉凉的河水，清澈见底，河

底的水草、石头，清晰可见。渴了，掬一捧就喝，沁人心脾，回味悠长。

放学回家比上学去学校更有味。放学不用担心迟到，更不用担

心会被老师批评。一到河边，就把衣服脱了，连同书包往船上一扔，

只穿个裤衩，一个个跳进河里戏水。我们游在船的两侧，追着喊着，

把寂静的河水搅得一片沸腾。到对岸了，还不够尽兴，就爬上岩石跳

水。“嘭嘭”之声不绝于耳，欢笑声洒满整个河面。估计水底下的虾兵

蟹将也被我们搅得不得安宁，而又无计可施。只是派几条小鱼儿做

信使，远远地吐着气泡，以示抗议。

玩累了，也玩饿了，我们便停下，一个小伙伴捡起一个石子朝鱼

儿打个水漂，告诉它，我们回去了。鱼儿晃了一个涟漪，欢快地游到

河底去报信了。河面又静了，河水把一切都恢复如初了。波光粼粼的

河面上，映着落日余晖，清风把云霞一片片吹过来，对着水镜梳理，

装扮，然后又美美地飘向远方。艄公大爷也在渡船上生火做饭了，袅

袅炊烟在河面上一缕缕升起，又一缕缕散去。我们带着疲惫回家，把

欢乐留在了弯弯洣水中，留在了艄公大爷的袅袅炊烟里。

暑假里，最热闹好玩的，莫过于逢圩了。我们去逢圩选在舲洲村

过河，因为圩在舲洲村的对岸，下船即到。这里的水域又是另一番光

景，河滩上石头偏大，不太适合打水漂，但河里水草丰富，适合摸鱼

虾。当然，这些都没有逢圩的诱惑力大。小时候过河去逢圩，无非就

是去解馋，去看热闹。每次逢圩，父母只给两角钱，如何少花钱还能

打好“牙祭”，全靠自己怎么安排。五分钱一个的红糖包子，那是我下

船之后第一样要买的东西。先大大方方地吃一个包子，然后就和小

伙伴们在圩上看热闹。那时挑担的货郎很多，卖老鼠药的，卖头饰

的，卖打打糖的……各有各的广告词，叫卖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我最喜欢的，还是做鸡公糖的摊子，每在圩上转一圈经过这儿，都会

停下来看。说是鸡公糖，其实还有其他动物样式的糖。做糖人的手，

十分灵巧，做的鸡公糖栩栩如生，而且糖香四溢。我每经过一次就有

一种要买的冲动，实在忍不住了，就走，心里想着转一圈再来买。玩

得差不多了，各个铺子也转了几遍了，商贩们也没那么起劲吆喝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临走，狠狠心花五分钱买一支鸡公糖。坐船时，一

边吃鸡公糖，一边用脚丫子拍着河水，心里是满满的快乐。

如今，好几座大桥架在舲舫的洣水上，交通越来越便利。古老的

渡船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淡出人们的视线。东西两岸的舲舫人

开着车从桥上驰过，方便又快捷。河还是那条河，只是再也不能用脚

丫子拍打河水了；圩还是那条圩，只是再也没了当年的那个味儿了。

流过舲舫的弯弯洣水，还像往昔一样清澈透明。这条弯弯的洣

水，我不知道游过多少次了，那几条渡船，我也不知道坐过多少回

了。只是往日戏水的少年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昔日趟河捞水草，

挤着渡船去看电影，游过河去买冰棍……那一幕幕深深地印在了脑

海，连同那一串串水漂，一个个翻腾的浪花，一缕缕艄公大爷生起的

炊烟，都成了我难以忘却的乡愁。

特殊的奖品
李旭望

我小时候经常看见爷爷用一只特殊的饭盒焖饭，

非常好奇，便问其原因，爷爷怀着沉重的心情给我讲起

了这只饭盒的来历。

那是1944年，抗日战争还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二十

刚出头的爷爷被征去当壮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去“当兵

吃粮”)，服役地点在衡阳。经过短暂的训练，他就上阵杀

敌了。

有一次，他所在的部队在离衡阳市二十多公里的

地方跟日寇进行了一场恶战。日寇深受武士道精神的

毒害，非常顽固，战斗异常激烈。这一仗结束后，除一个

日本兵当了俘虏，其余日寇被全歼，我方也付出了一定

的代价。

连长把我爷爷叫到连部，交代给爷爷的任务是：把

这个日军俘虏押送到团部去。连长反复强调，如果这个

俘虏在押送途中逃跑的话，一定要将他毙了，否则，要

对爷爷按军纪严惩。

于是，爷爷押着这个日军俘虏步行前往团部，团部

在衡阳市区。为防止这个俘虏中途逃跑，出发前，爷爷

用麻绳反绑了俘虏的双手。这个俘虏开始还老老实实

的，黄昏时分，到了离衡阳市区不远的地方，日俘叽里

呱啦说了许多，表示要解大便。我爷爷做手势警告他

——解大便可以，但是不得趁机逃跑，否则要吃枪子。

这日俘点头表示同意。爷爷替他松了绑，他在附近的灌

木丛中蹲下……

突然，这个日俘从灌木丛中一跃而起，拿着一块石

头想朝我爷爷的头部猛砸，我爷爷头一偏，躲过了。他

又企图从我爷爷手里夺枪，但是，我爷爷身强力壮，那

日俘见不能得逞，便像发了疯似地逃跑……

“站住！站住！不然就开枪了！”我爷爷不管他是否

听得懂中国话，连续向他喊话，并且朝天鸣枪示警。

但是，这日军俘虏根本就不听警告，企图趁着夜幕

降临，不顾一切地逃命。

我爷爷想起连长在临行前说的，他立即蹲下，举枪

瞄准。

“呯——”爷爷是打猎出身的，枪法没得说。那日军

俘虏应声倒下，爷爷跑到这个日军身旁，发现他确实死

了，左胸部有一个弹孔。

爷爷取下他的帽子以及他随身带的饭盒，脱了他

被子弹打破的上衣，去团部交差。出于人道，爷爷就地

挖了个坑把日军战俘埋了。

到了团部，交了日俘的帽子、衣服、饭盒，汇报了情

况。团长立即派副官带着日俘的帽子、衣服、饭盒，跟随

爷爷来到那个掩埋日俘的地方，副官验证属实后，允许

爷爷回连队，并且把那只饭盒作为奖品赠送给了爷爷。

爷爷去世四十多年了，这只特殊的奖品至今还收

藏在老家二楼的木箱里，成为他一件重要的遗物。

郭秀花，76岁，女儿外嫁，独居。

有件事，郭秀花心里一直不痛快。她去银行领退休金。银行里有

两列队：一长，一短。她果断地排在了短队伍后面。轮到郭秀花，柜台

里面的人说这个窗口是办理对公账户的，让她排另一列队伍。她默

默地站到另一列队后面。

等了好一会，郭秀花排到了队伍的中间。这时，郭秀花的一位老

朋友来了，也是领退休金。那位朋友取了号，直接排在那列短队伍

后。郭秀花提醒朋友不要排错了队。柜台里面的人却直接帮那位朋

友办理了取款业务。

郭秀花不解，便找银行里的人理论，说银行为什么要区别对待。

排长队的人也在帮腔。

银行里的人说：“刚才那位阿姨用的是银行的金卡，有优先权。”

郭秀花说：“那我也办张金卡。”

银行里的人说：“金卡都是银行的大客户，得先存一大笔钱进

来。”

郭秀花听了，沉默了一会，回到了那条长队里。她心想——银行

就是个势利眼，唯利是图，坐公交车还讲究个先来后到哩。

不知是生了这场闷气的缘故，还是其他问题，郭秀花感觉到胸

口隐隐地痛，想第二天去医院请医生看看。

现在人最多的地方不是菜市场，而是医院。为了在医院早些排

上队，郭秀花赶早去坐公交车。遇上上班高峰，在公交站等车的人还

真不少。一开始，大家杂乱地站着。公交车远远地开来，人便躁动起

来了。公交近了，有些人反倒安静了。因为大家根据需要，选择不同

线路的公交车。去医院路线的公交车一停稳，有人抢先站在了门前，

后面便自觉地排起了队。郭秀花行动有些慢，站在了队伍的后面。

司机看到郭秀花最后上车，便对着广播说：“哪位年轻人发扬一

下风格，为这位老奶奶让个座。”郭秀花往后挤了挤，没有空座位，且

老幼孕专座上已坐有老人或孕妇。直到公交车司机叫第三遍，才有

位年轻人起身给郭秀花让了座。郭秀花道谢后坐下。

不久，郭秀花听到有人在议论：“现在一些老年人真是不体谅年

轻人，偏偏要赶在上班的点上出来挤公交车遛弯，还让年轻人让

座。”郭秀花没吱声。那人接着说：“要是取消老年人乘公交车免费政

策，那些老年人估计就不会出来挤公交车了。”郭秀花听了，真想回

她一句——“你没有老的时候呀！”但她忍住了，毕竟人家没有点名

道姓地说她。

到了医院，郭秀花直接去了挂号窗口，站在第一位。过了一会

儿，后面排队的人并不多。郭秀花心想，今天病人少，不用像以前那

样排长队了，心里庆幸自己碰上了个好日子。她挂到了 1 号，小护士

让她注意听广播里报的名字，或看上头的显示屏，叫到了名字就可

以进医生的房间看病。

郭秀花想着自己是 1 号，只要医生一来，就能给自己看，瞬间觉

得胸口没什么毛病。她便坐下等。不一会儿，广播里开始叫人了，可

一直没听到“郭秀花”三个字；显示屏上明明出了郭秀花，一开始排

在第一位，不一会儿就往后退了。郭秀花不明白，便去问门口导诊的

护士。护士告诉她：“你虽是现场排 1号，但人家在网络上提前几天就

挂了号。人家没来之前，你会排在前面，人家一来，你就自动退到后

面去。”小护士说得很客气，并让她再等等。

郭秀花接着等，快到11点，仍不见叫“郭秀花”。她心想，医生一上

午的看病数都快满了，要是再不去看就看不成了。于是，她直接进了医

生房间的走廊。门口没人拦，但医生的门口仍有位护士在引导大家排

队。郭秀花递上自己的号。那位护士仍让她排队，在后面等着。

郭秀花生气了，大声地说：“我明明是 1 号位，为何总有人插队？

我不会用手机在网络上挂号，有病就只能等死不给看吗？”

小护士有些惊愕，“老奶奶，这是制度规定的，你对我嚷嚷，我也

没有办法。”

旁边有位病人说，“没办法。我也不会在网络上挂号，是我女儿

提前一个星期在网络上挂的号。以后，你让孩子帮你弄吧。”

郭秀花喃喃地说：“要是没孩子，那医院就不让看病了呗！”

小护士一脸无辜的样子，仍保持着礼貌：“除非你有什么急病，

请其他人和你换个位置。”

旁边的人都在议论：有人说老人不容易；也有人说大家都是看

病，要遵守规则；另有人说，要是谁的病急可以优先看；最后有人带

笑地说，医院又不如学银行，谁钱多谁优先。大家说归说，但没有一

个人愿意与郭秀花换位置。

郭秀花没再作声，突然感觉到胸口一痛，人一下子瘫倒在地上。

这时，那个护士有些慌了，赶紧叫里面的医生出来看看。就这样，郭

秀花看上了病。

郭秀花为什么会突然瘫倒，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

小半生
母女情

李风玲

恍若一梦，不觉就是小半生。母亲老

了，我也年过不惑。小半生的岁月里，充

斥着我与母亲“相爱相杀”的母女浓情。

小时候，我喜欢看书，见了带字的东

西，眼睛就再也拿不下来。我上课看，下课

看。白天看，晚上看。上语文课的时候看，

上数学课的时候，还看。老师并没有告我

的状，因为成绩单上那出色的语文成绩让

语文老师骄傲，让数学老师不忍。但却过

不了母亲这关。她狠狠地责备着我，述说

着因为偏科而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我

只好在母亲的数落声里躲到一边，然后悄

悄翻开新借来的《西游记》……

长大了，念了高中。关于学习，母亲

已经不能再说三道四，于她而言，我的那

些课本形同天书。但女儿的青春期，让她

有些如临大敌。

我写作业的时候，她翻我的笔记本，

看有没有疑似男生的笔迹；帮我洗衣服的

时候，她翻我的衣服兜儿，如果恰巧有纸

片儿落地，她会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拣起，然后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似乎定要

从里面，看出个“爱”字。当然，没有任何的

蛛丝马迹。她于是又和从前一样，用假设

述说着因早恋产生的种种问题。

俗话说，哪个少女不怀春。我那时应

该也正情窦初开，虽说紧张的高中生活

让我不敢轻举妄动，但那份心思，可还是

数不胜数。我于是对母亲的行为，很是

“咬牙切齿”，我于是让自己的哪怕只是

暗恋，也进行得小心翼翼。

上了大学，去了遥远的城市。背起行

囊，我看见了母亲的失意。她肯定觉得，

她已经追赶不上女儿的脚步。从此以后，

无论学习还是情感，她都不能再指点江

山，却常有信来。字迹歪歪扭扭，不成样

子，终日的缝补浣洗更是让她总是提笔

忘字，面对父亲的“冷嘲热讽”，母亲终于

妥协，她说：“我口述，你整理。”于是乎，

在母亲的唠唠叨叨里，一向说一不二的

父亲也开始婆婆妈妈、颠三倒四，满纸都

是些好好学习、吃饭穿衣。

毕业了，当了老师。我心无旁骛，一

心教书。一向怕我早恋的母亲却开始操

心我的婚姻大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成了她的口头禅，她似乎很怕她又丑又

笨的女儿会剩在家里。但面对我带回家

去的小伙儿，母亲却又是一万个不满意：

“脸也太黑了吧？家也太穷了吧？学历也

太低了吧？工资也太少了吧？”不知道为

什么，一向勤俭持家、帮困济贫的母亲，

忽然变得有些“嫌贫爱富”。在她眼里，好

像就没有能配得上自己女儿的男子。

在母亲的担心和絮叨里，我出嫁了。

嫁给了那个在母亲眼里又穷又丑的小伙

子。披上嫁衣那天，母亲泪眼婆娑地叮嘱

她的女婿：“我这闺女啊，不善家务，结婚

后家里的活儿，你就多做一点儿……”

相爱相杀半生过，化成柔柔母女情。

如今的我教书为业，空闲时喜欢码字。母

亲老了，她戴上花镜，成了我的铁杆粉丝

儿。她留意着每一张有我文字的纸片儿，

总是读一遍，再读一遍。每当看到母亲捧

起一张报纸或者一本杂志，认真品读属

于我的每一个标点，我都会在心里默默

地祈祷：母亲啊，愿岁月温柔以待，祝福

您永远不老！

舲舫，弯弯洣水流过
尹晓华

舲舫周边，弯弯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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